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世雄的研究更指出：“在 20 世纪 50 年
代，关于演员表演中的体验和表现问题，
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中国戏曲
的关系问题，有不少艺术家发表了自己
的看法，其中，梅兰芳、周信芳两位大
师的意见无疑最有份量，也最有价值。”
无二致，内在的人物内心活动、角色体
验等可以由每个人各自去调动其情感记
忆而趋向类似统一的状态。但“神韵”
呢？季羡林曾提出对“神韵”一词的看
法，他认为：“‘韵’这个字用来表示没
有说出的东西、无法说出的东西、暗示
的东西。⋯⋯而在中国，‘韵’这个字，
虽然也能表示无法说出的东西，同‘神’
字连在一起，能表示‘暗示’的含意，
却从来没有发展到直截了当地表示‘暗
示’的程度。”[2]51 按这样来理解“神
韵”，以“神韵”为美的梅兰芳当然确
实难以学习了，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关
于言慧珠学梅兰芳的。据载，言慧珠每
逢老师演出，她必在前排观摩，还用笔
速记表演动作。有一天，她对许姬传说：
“先生（按：慧珠尊梅，永远称其为先
生。）的身段，常常变动，令人捉摸不
定。”许姬传回答她：“先生的艺术是玲
珑活泼，妙造自然，如从一招一式去摹
仿，则不能达到最高境界，应该从形而
上升到神似。”[3]292 正因为梅兰芳的“神
韵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所以他说：“我
要把走过的艺术道路写出来，使后辈能
从中得到营养，以免走弯路。”[3]136 所
以他写了很多文字，期望能让后世的传
人们认真理解并辅助学习。然而至今学
习者能被认为形似者可能有，但能神似
者却极少。可以说至今仅有梅葆玖堪称
是“神形皆似”，他在外形上有着直系
血亲的遗传，加上其家学渊源，因而具
有无可替代的传承优势，观众们也只得
寄望梅葆玖来重现梅兰芳的形与神了。
有关梅派艺术的传承，梅葆玖曾
宏观地指出：“关于发展和传承的问题，
应该是敞开胸怀的，不必介意传承之人
是否姓梅，不能那样狭隘和自私。”[4]
因此梅葆玖致力于用心栽培男徒弟胡文
阁。早年梅兰芳不收女弟子，他除了把
衣钵传给了儿子梅葆玖，诸多研究和评
论记述也都指出当年他最喜欢的弟子是
李世芳。梅葆玖说：“多年来，虽然我
收了许多女弟子，但是都未能如男旦那
样突破年龄的现制。男的实在比女的还
要好，是因为男的有体力，像我都已
七十多岁了还能在舞台上演出，但是女
的一般过了五六十岁就不能演出了，是
